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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洞”盗采行业在
嵩县经过多年发展，已经
形成一条完整的地下产
业链条。即使嵩县近期
发生两起“洗洞”致人死
亡事件，仍有商家正常售
卖“洗洞”所需材料。

2022年1月3日，记
者联系到一位售卖“矿山
物资”的商家，称要购买

“洗洞”所需的氰化物、火
碱、活性炭，在其指引下，
记者来到一处酒店门
口。他打开酒店仓库的
卷帘门，但见一款“金蝉
环保型黄金选矿剂”与活
性炭、火碱整齐地码在地
上。他介绍，“金蝉”是环
保药剂，无毒，不含氰化
物，又能完全替代氰化

物，1.3 万元/吨，他这里
货量充足，购买33吨以
内可随时发货。他坦言，
近期嵩县发生两起“洗
洞”死人事故，警方在大
章镇查得紧，最好年后再
提货。“当然你一定要，我
就敢发货。”

事实上，其所售卖的
“金蝉”牌环保药剂，在司
法实践中早已被定性为

“含氰化物化工原料”，有
人曾因投放“金蝉”进入
矿洞严重污染地下水，被
判污染环境罪。

除了售卖“洗洞”原
料，在嵩县，还有很多提
供活性炭加工的地下炼金
小作坊。据张超介绍，在
活性炭吸附黄金后，可以

直接带到这种小作坊，会
有专业人士焚烧、电解，提
炼出纯度较高的黄金。最
近两起“洗洞”事故发生
后，一些小作坊连夜将活
性炭提炼，“这还没到吸附
饱和时间，他们是怕被抓
到”。在嵩县，黄金的销路
也不用发愁。在县城嵩州
路上，数十家金银首饰店
可随时收购。据张超介
绍，这些店从不过问黄金
来路，会按照上海黄金交
易所的实时行情收购黄
金。“在他们当中，很多人
过去就是靠收‘洗洞’盗采
黄金发家，这才开店的。”
张超说。

（文中李川、张超为
化名）（据中国新闻周刊）

山西夺命金矿背后的职业山西夺命金矿背后的职业““洗洞洗洞””人人

2021年12月31日，阳历新
年前一天，刘某艺的哥哥站在山
西省绛县殡仪馆火化房旁，他点
燃一支香烟，紧盯着烟囱里冒出
的一缕黑烟一言不发——几分钟
后，待烟雾消散，他将取到弟弟的
骨灰，赶在跨年夜前回到河南省
嵩县老家。

一起发生在绛县大山里的金
矿盗采事件，将刘某艺的生命留
在了2021年。

1月9日，绛县所属的山西省
运城市相关部门通报称，发生在
绛县废弃矿内的6名失联人员死
亡事件是一起盗采黄金事件，遇
难6人均系一氧化碳中毒致窒息
死亡，警方已对8名犯罪嫌疑人

依法刑事拘留，相关部门对事件
涉及的12名公职人员给予党纪
政务处分或组织处理。

“洗洞”，一个陌生而历史悠
久的行当，由此进入大众视野。

一名熟悉“洗洞”行业的人士
解释，“洗洞”是指将含有氰化物
的药剂喷洒、浇灌至黄金废矿、尾
矿溶解矿石，投入活性炭吸附提
炼出黄金。氰化物含有剧毒，稍
不注意就有可能致操作者中毒死
亡。在刘某艺等人的老家河南省
嵩县，“洗洞”已经形成一个完整
产业链。嵩县是中国重要的金矿
成矿区之一，早在1990年代就出
现了大规模民间盗采，“洗洞”则
属于一种较为隐匿的盗采手法。

绛县里册峪地处中条山脉，
紧邻涑水河源头自然保护区，金、
铁、铜矿产丰富，有数十年的开采
历史。2021年12月30日，里册
峪前峪村村民李川告诉记者，本
次出现事故的金矿于2006年被
临汾515地质队勘探发现，随后
被转卖给临汾曲沃县杨姓老板开
采，但是，“他们只有探矿证没有
开采证”。

绛县自然资源局一位工作人
员介绍，该金矿严格来说是“铜等
多金属矿洞”，含金量不是特别高，
没有大规模开采价值。他表示，金
矿老板只有探矿权一事属实，但是
否进行了开采，他不清楚。

2017 年，山西省规划 5600
万亩永久性生态公益林，里册峪
被划入生态红线内。在生态红线
划定后，中条山脉红线内所有探
矿、采矿、石料厂等全部被关停。

李川回忆，2018年 4月，里
册峪周边的金、铁、铜矿全部关
闭，封死洞口，杨老板也搬离设
备，去到保护区之外的么里镇金
矿继续开采。

杨老板离开后，麻烦随之来
临。李川介绍，当年金矿有一支
十几人的“护矿队”每天巡逻，而
且去往金矿的路上有多个卡口看
守，不会出现盗采情况。但这座
金矿废弃后，盗采事件频发。

在前峪村，李川的家离金矿
最近，平时若有盗采，他总是最先

发现。李川回忆，仅2021年，他
与村民就抓了两拨“洗洞”盗采人
员，“他们把‘洗洞’废水直接排放
到涑水河，我们的牛羊喝了就不
下崽。”

从盗采遇难者亲友处了解
到，刘某艺在老家嵩县以每天
200元的薪酬“招兵买马”，与田
湖镇人李某卫、大章镇人白某宇、
城关镇人张某军、赵某明、德亭镇
人李某龙、刘某彬组成盗采团队，
2021年12月6日到达绛县。

开工前，刘某艺“打点”了里
册峪村村委会副主任宋某庆、韩
某卿、调解员李某志等6人寻求

“保护”。
据运城市相关部门的通报，

2021年12月14日，村民张某永
将刘某艺从河南嵩县购买的环保
型黄金选矿剂“金蝉”等物品送至
山脚下，赵某明、王某立组织人员
将物品搬运至矿洞。

在宋某庆等人保护下，刘某
艺等人入矿盗采。直到2021年
12月27日凌晨3点54分，绛县
公安局接到刘某艺妻子报警称，
有6人在里册峪矿洞失踪，盗采
行踪才暴露。

2021年12月27日晚警方立
案调查，参与出资入股、运送物资
的两名嵩县人刘某彬、王某立以
及里册峪村村委会副主任宋某庆
等六人陆续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

熟悉“洗洞”盗采行
业的嵩县人张超回忆，
1990年代初，在嵩县大
章镇，几乎家家户户都组
成家庭小作坊，盗采黄
金，有部分人因此致富。

1990 年代末，地方
政府开始打击民间堆浸
提金盗采，更为隐匿的

“洗洞”盗采法应运而生。
张超解释，金矿在开

采过程中会形成大量尾
矿（品位低的矿石），“洗
洞”是指将含有氰化物
（如氰化钠）的药剂通过
高压水泵喷洒、浇灌至尾
矿中，使其金属元素充分
溶解，再用水泵将其抽至
洞外水池，投入火碱、活
性炭吸附，最后燃烧活性
炭得到“贵液”，电解后，
就能提炼出含量较高的
黄金。每1000吨尾矿约
需2吨左右氰化钠和火
碱。

张超介绍，在嵩县，
“洗洞”生意分两种：一种
是金矿开采完毕，矿主聘
请“洗洞”团队去榨干金

矿最后一点价值；另一种
是盗采已经开采的废弃
金矿。对于“洗洞”团队
来说，这两种生意，他们
都会做。

“洗洞”团队的合作
模式也有两种：一种是雇
佣制，团队老大牵头，成
员赚固定工资；另一种是
合伙入股，以尾矿品位高
低来定股份。张超举例，
他的一个朋友曾作为技
术人员参与吉林一个“洗
洞”团队，因尾矿品位高，
他的这个朋友选择获取
股份，最后，整个项目净
赚4000多万元，“他们一
共去了三个技术人员，每
人赚了100多万元”。

事实上，无论是有主
矿洞还是废弃矿洞，只要
利用剧毒氰化钠“洗洞”
即属违法行为。曾代理
过几起“洗洞”案件的一
位律师介绍，根据中国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管理办法》，在未取得相
关许可证明的情况下，非
法买卖、储存、使用氰化

钠等剧毒物品“洗洞”属
于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
果会追究其刑事责任。

尽管氰化物是剧毒，
“洗洞”盗采团队往往会
携带几吨氰化钠进入矿
洞。刘某艺团伙在山西
绛县“洗洞”盗采事发三
天后，在嵩县大章镇庙岭
金矿，又有3名德亭镇人
因“洗洞”盗采发生意外
死亡。2022年1月6日，
嵩县县委宣传部对此回
应《中国新闻周刊》：目前
嵩县警方已对庙岭金矿
3人死亡一事立案，案件
正在侦办过程中。

遭“洗洞”的矿洞在
“洗洞”后还会伤及无
辜。张超表示，专业的

“洗洞”团队，在用氰化钠
“洗洞”后，会下“解药”中
和矿洞内毒性，否则，3
年内人不能入洞，入洞就
会中毒死亡。2021年 7
月，河南三门峡市涧里村
有3个放牛的村民误入

“洗洞”后的矿洞，中毒身
亡。

夺命金矿

嵩县大章镇，一个买卖氰化
物化工原料的仓库。 山西绛县山西绛县，，进入里册峪金矿的山口进入里册峪金矿的山口。。

“黄金小镇”上的材料买卖

嵩县“洗洞”人


